
了人

人首先是理性的存在物，惟有人才有理性；同时，人也是

非理性的存在物，惟有人才有情感、直觉、意志和信仰。人是

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人类的历史之所以色彩斑斓、跌荡起

伏，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所以丰富多彩而又富于个性，历史之

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社会历史活动之所以成为“人”的实

践活动的关键在于：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

在属人的世界中，不存在纯粹的理性与非理性，两者相互作

用、相互交融、相互批判、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在浩瀚磅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中，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哲

学，长期以来一枝独秀，一脉相承，先后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

期的客观理性，近代哲学的认知理性、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及

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等各种不同的理性形式。尽管各个历史时期

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把理性抬

高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然而，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却与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建立以人而不是以神为哲学中心的初衷相

悖。随着传统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哲学的形成，人们只能在思辨

的理性中对人的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的二元

对立之间进行还原与探求，从而割裂了人的完整性，消

的鲜活性。人们在摆脱了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束缚后，却又受到

思辨形而上学体系的束缚。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

缺陷的本质在于：理性离开了人性，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为理性

的化身，世界变成了由人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当着哲学家用

这样的理性去建构关于人与世界的哲学体系时，这种哲学则成

了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分离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哲学。理性主

义的这种遭遇在于它过于注重了理性的思辨性和工具性，而忽

视了理性的属人性。理性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这一内在致命的

缺陷必然导致其对立面

以叔本华为代表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与传统理性主义反

其道而行之，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过度

膨胀是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的畸形结果。非理性主义的错误不

在于它指出了在人性结构中存在着非理性因素，也不在于它肯

定了这些因素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是在于它把非理性的“自

我”、“意志”、“生命冲动”、“直觉”看做是世界的本原；把非

理性的情欲、冲动、本能当成了人的本质，作为人之为人的根

本原则。非理性主义的另一重要失误在于它的极端片面性，即

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抽象地看待理性一样，也脱离了人的社

会实践，离开诸种社会关系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孤立

地看待非理性。非理性主义者不懂得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和改造客观世界来扬弃自然、社会和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

而是强调通过回归人的内心的非理性体验来解决危机。非理性

主义贬低人的理性，把非理性提高到支配一切的首要地位。非

理性主义用纯生物的观点来看待人的一切，分析人的一切，不

是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而是单纯用心理分

析理论去阐释社会历史现象，其实质是将社会的东西心理学

化，将心理的东西生物学化，消解了人的存在的社会维度，从

而把人降低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传统理性主义与现代非理性主义各自的缺失，向我们提出



了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如何评价和认

识非理性的价值和作用？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与应答，也正是本

书的初衷和旨趣。

本书从多维的视角出发，在分析和阐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

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批评、彼此

消长、不可分离的关系基础上，探求非理性因素之间的整合关

系、结构、机制及其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中、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和作用。

本书从哲学历史演进历程的视角，探寻理性与非理性的辩

证统一关系。在从原始思维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漫长的历史演

进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就犹如一个整合的统一体而不可剥

离。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不论理性是沉沦还是高

扬，非理性都以不同的存在形式相伴随；不论理性的内涵发生

怎样的变化，非理性作为人的存在因素均构成理性存在的基

础；不论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向绝对还是抽象，非理性则会

出来相助，亦或批判亦或消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

然理性与非理性多次易位、此消彼长，但是两者在存在形态和

表现形式上却是相互补充的。在原始思维中理性与非理性是混

沌地统一着；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虽在精神层

面发生分化，但却在现实的层面上统一起来；在中世纪哲学中

伴随着理性的沦落，非理性的信仰以理性化的形式占领了人类

精神的统治地位；在近代哲学中，伴随着理性的一路高扬与走

向终结，非理性又以人的主体性的存在形式表现出来；在当代

哲学中，伴随着理性逐渐走向抽象化和绝对化，非理性又义不

容辞地对形而上学的理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消解，并且在

这个过程中，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形态及非理性因素都是以理性

的形式表现的。由此可见，理性与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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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性的非理性与离开了非理性的理性都是片面和贫困的。人

类精神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与非理性整合的历史，就是理性与

非理性相互对立、相互统一、彼此消长、两者共存的历史。理

性与非理性的整合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地位的均衡性。人类精神

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主流，非

理性是支流。理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理性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表征，理性代表着人类精神发展的趋势。人类历史的进步

靠的不是人的本能的增强，而是人的理智能力的提高，人的理

性认识能力的每一次提高和飞跃，都会给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带

来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是无可置疑和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

本书以对非理性特性及结构的研究为视角，探求理性与非

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本书对非理性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在以理

性为主导的基础上，从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视角来研究和探

寻非理性因素的特性、结构和机制。人类社会的任何精神现象

和社会行为都不可能是单纯的理性在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理

性与非理性相互契合、补充、合作的结果。认识人的本性，既

不能离开人的知识、理想、意识、道德等理性活动，也不能撇

开人的本能、欲望、意志、情感等非理性活动，否则就不可能

准确地、完整地、辩证地把握人性。作为人的意志、信仰、直

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是与理性十分接近的，它们作用的机理

及结构构成使它们离不开理性，受理性的制约和指导，随理性

的变化而变化，以理性的水平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

是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然而，作为单独的非理性因素

本身也并非孤立地存在着。从横向的角度看，非理性因素之间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合体；

从纵向的角度看，非理性因素又因与理性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

分为高、中、低不同的结构层次，并与理性一起，发挥着正面



与负面的作用。

本书以对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为视角，分析和

阐释理性与非理性关系及非理性的价值。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

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对于认识及认识过程的考察，不仅从理性

的角度进行，而且也必须从非理性的方向上展开，即从理性与

非理性的统一中考察认识及其认识过程，从而改变以往对认识

及其过程的理性的单一向度的研究，由此开拓了认识论研究的

一个新领域。对于认识活动中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将具体地揭

示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在以往的认识论中，认识的主体性被

淡化了，能动的反映论并没有充分地揭示出反映的能动性，以

至使认识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要求面前显得苍白

无力。非理性因素作为对认识主体内心体验的反映，在认识发

生、认识发展、认识飞跃的过程中，时时刻刻伴随着认识主体

参与认识，并对认识起着推动、影响和制约作用，并在一定的

条件下起决定性的作用。可见，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认识主体

能动性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否认了非理性因素在认

识中的作用，也就否认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对非理性因素的

研究，将会进一步揭示人的认识机制。因为构成人的认识机制

的不仅是理性因素，还有非理性因素，只有二者在认识过程中

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交融才能使人的认识

既深刻、睿智，又生动、具体，才能使认识成为真正的“人”

的认识。

本书以对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为视角，揭

示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及非理性的价值。生活在社会历史中的

人是多种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因而也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体。理性是历史活动中的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日益理智化的产

物，但理性并不能构成人的完整的能动力量，这是因为人在社



总是力图从主观方面通过一

会活动中首先必须作为感性实体与外部的世界发生联系，它是

建立在直观、情感和欲望之上的东西，“理”乃“情”之所系。

因此，处于历史活动中的人，既不是“纯粹”理性的人，也不

是“纯粹”非理性的人。人的实践活动是理性和非理性统一的

基础。人作为现实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本身就是理性与非理

性对立统一的社会性存在。作为人的精神因素的非理性因素在

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动力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起阶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今时代，人

的欲望、需要、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内化为人的意

识，以利益的追求为中介，以交往为形式，以生产为手段，实

现着自身的目的和意志，这种达到目的的过程则构成了推动社

会历史进步的动力。

本书以对非理性因素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为视角，探

究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及非理性的价值。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实践主体固然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具有受动性。但

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对象目标，实现自己的

目的，满足自己的愿望和需要，

定的理性认识与手段和非理性的内心体验去支配和控制这些外

部的影响和刺激，并有一种能够实现这种支配与控制的信念与

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促使实践主体产生非理性的情感、

信仰及意志力量，从而构成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人的非理

性因素作用于具体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并最终通过实践结果

得以外化、对象化。换言之，非理性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

是通过对实践活动目的、手段和结果的反馈调控过程而实现

的。

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非理性



世纪上半世纪末和

及其价值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人类哲学考察和探究理性及其本质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以来

已有几千年之久，近代自笛卡尔以来也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哲们对理性本身及其与之相关的各

个方面都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揭示，可以说人类对理性的研

究已经进入到了“综合认识阶段”。然而，与之相比，人类对

非理性的研究始于叔本华，形成于

多年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人类对非理性的研叶，至今只有

究还处于基本的、初级的“分析认识阶段”。人类精神的发展

史告诉我们，虽然理性与非理性是相伴随而存在着，但是对非

理性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促使着我们进一步加强、深化对非

理性及其价值的研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因此展开对

非理性与理性关系的深入研究，打破和改变我国目前理论界只

限于对非理性各因素的独立分解研究、视角单一的研究的局限

和现状，应成为我国理论界对非理性进行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

点。开展对非理性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不仅研究非理性在

认识中的作用，还要研究非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

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不仅要研究

非理性的各因素的作用，还要研究非理性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研究非理性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作用机制和作用规

律，以及与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作用相关的方方面面。加强

对非理性的上述理论研究，无疑对拓展和深化非理性的研究有

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非理性研究理论意义的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将有助于深

化对认识论及历史观的研究。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作为一个整体

性范畴，既包括认识世界的活动，也包括改造世界的活动。认

识和改造世界活动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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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以来，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

期未能得到正确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理性主义片面强调理性

因素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至尊地位而竭力贬低非

理性，认为非理性因素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中所犯

错误的根源；与此相反，非理性主义则片面强调非理性因素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至尊地位而竭力贬低理性。无

论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都是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

抽取某一方面加以夸大和绝对化。在实际的认识和社会历史运

动过程中，不存在纯粹的理性因素或纯粹的非理性因素，理性

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彼此交织、彼此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

化的。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理性起支配、定向和指

导作用，非理性起动力、诱导、激发作用，理性因素要靠非理

性来激活、发动、催化和贯通。因此，深人研究非理性与理性

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对于深化认识论和

历史观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非理性及其价值的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

还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非理性因素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现时代

的要求。

蓬勃展开。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能力，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给人类带来了

福音；另一方面，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如

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等全球问题。在这场新科技革

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

尤为激烈，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家人

才的培养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尤

为突出，而人的素质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其生理素质和

社会素质外，还有精神素质。而精神素质主要指理性因素和非



理性因素。人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包括非理性因素

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非理性因素在当代社会中的地

位和作用尤为显著。当前，个性的扭曲、环境的恶化、精神的

堕落、人性的异化等均是一些非理性因素消极作用使然，使其

积淀为一些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非理性问题，对于澄清非理性

主义夸大人的非理性、贬低人的理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

确认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

并在现实中强化其积极作用，克服和削弱其消极作用，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

因改革开放、社会巨变而引发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个人主

义和集体主义、公平和效率、市场和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也具有

重要的启迪意义。

研究非理性因素在认识和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作用的目的在

于科学地认识非理性因素，使之与理性因素相协调、与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相适应，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主动更正确地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对于培养和发展

人的非理性因素，使人性逐步完善和完满起来十分重要，因

此，研究非理性及其价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

非常必要的，这同样也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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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不仅要为理性和科学的成

就而欢呼，同时也为理性和科学的沉沦与堕落而悲哀。在这人

类漫长而悲壮的跋涉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宏大的人类情感

的潜流。人类的精神史，不仅是一部理性的发展史，也是一部

人类情感的发展史、一部非理性的发展史，也就是说理性的历

史有多长，非理性的历史也有多长。人类自身进化的初始过程

则更能说明纯粹的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存在的，人类正是从“不

理性”状态，逐步达到了理性的境界。本章从发生学的角度，

通过对原始精神和原始思维进化过程的分析来探求理性与非理

性的共存与整合。

原始精神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是指人的原始思维及

人类早期的情感、本能、需求等一切最基本、最低级的生理和

心理现象的总和。人类早期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在原始精神中混

沌地统一着的。当然，此时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与现时的理性

与非理性的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那时它们仅仅作为人与动物

的连接点而存在，这一连接点就是人的生存本能及人的情感、



（一）非理性是理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欲望、需求及其对象化的过程。人类精神和个体精神的最初发

生，既不是纯粹理性的也不是纯粹非理性的，而是理性和非理

性的混沌统一。在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统一中，主体不能

自觉地把自我和对象区分开来，只有主客两忘、主客交融的混

沌意识①。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

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整合结构，而且具有历时性整合结构，

它们之间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化整合过

程。”②

这一整合过程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在人类精神的初始阶段，在原始人那里，人类的理性和非

理性是互相搀和、浸润在一起，并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的。他

们的一切活动都始出于他们的生存本能、情感及需要。在求生

存的过程中，他们打制的石器虽然十分简陋粗糙，但已经是事

物的尺度和人自身内在尺度的实际统一，是人类理性（知识和

技能）与非理性（欲望、意志、情感和幻想）的统一。制造和

使用工具是受人的一定的欲望和意愿支使的，这种欲望、意愿

带有追求理想的性质，它间接、曲折地反映了原始人肉体生命

的需要。人们千百次地根据自身生存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而制

造简陋粗糙的工具，在此基础上人类积累了生存、生产的经

验，正是在这些原始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人们运用混沌的思维

和粗浅的技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实现了自身的理想，满足了自己

页。年版，第②夏军著：《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期。年第论坛》（文史哲版）

① 宁著：“非理性发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福建



（二）理性与非理性不自觉的统一

的需要。因而，工具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是人类理性的表现。

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技巧。可见，在人类精神

初始阶段，人的理性是以人的本能意识，即人的生存需要和情

感为基础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的非理性情状，出现在

理性之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非理性，就没有理性，理性

的存在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是以人的需要和情感为基础

的，没有生命则没有理性，没有作为人类的需要和情感的非理

性，理性则不可能成为人的对象化的产物，非理性是理性产生

的前提和基础。

在人类精神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原始人对理性与非理性的

区别并不像现代人这样明晰和自觉。那时的理性和非理性都是

人们精神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

人们也很少将两者对立起来①。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人类的

生存与生产能力的低下，原始人并不能全部实现其欲望、需

要、意志和理想，在未知的不可抗拒的异己的自然力面前，他

们常常流露出失望和焦虑的情绪，对之充满了恐惧、神秘的感

情，并幻想通过运用一些方法和手段控制这些异己的自然力，

由此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情感和巫术活动。原始人在自然现象

面前表现出的无能为力，表明了他们的理性意识是备受压抑

的，这就是原始万物有灵意识起源的基础。从这一现象中，我

们可以看出，对原始意识起主导作用的，“与其说是观念和推

论，毋宁说是情绪、激情以及无意识的、冲动性的和反射性的

行动；而观念则是继之而生的现象，是施之于业已司空见惯的

页。年版，第①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出版社



，由于种种危险和

种种激情和行动的某种领悟。”①这表明此时人们的理性意识

还未获得独立自存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日益发展的潜力还与粗

糙的感觉、本能和想象纠缠在一起。在原始人的心目中，世界

是一个混沌存在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人和物、人和

人、物和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通与互渗的力量，正是通过这

种神秘力量的支配才使宇宙万物联系起来，在这种神秘力量的

支配下，世界没有彼此和你我之分。人的精神或意识还是作为

某种朴素的整体机能而存在的，人们还不善于通过理智来思考

问题，并对意识中的现象进行取舍。原始人往往对自己的一切

感觉和意念，连同幻觉、梦境、咒语、错觉在内，统统信以为

真。在原始人头脑中，非理性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还是不自觉

的、无目的、无意识的，因而也不是相互排斥地存在着的。这

正如前苏联学者克雷维列夫所说：“原始人的整个智力活动带

有情感冲动的性质”。因此，“不能想象原始人在神经上和心理

上是稳定的。⋯⋯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竭

灾害从四面八方袭来，由于这类原因，原始人在神经系统上持

续不断的蒙受创伤。因此，⋯⋯在原始社会的人们当中，无论

心理病患者，还是喜怒无常者，较之社会发展的以后阶段，比

例都要大得多；⋯⋯总之，原始人的情绪波动非常之大，这点

由于逻辑思维的稚弱而益烈；逻辑思维只有发展到高级阶段，

才能在理性的控制下把情感纳人心平气和的轨辙。”②可见，

在原始人的精神世界里，理性与非理性，思维和意识，实质上

是处在以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为基础的“自我中心”状态

页。第

克雷维列夫：阿② 约 年版《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年版，第

亚 托卡列夫：① 谢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之中，它们不自觉地、无意识地统一于人的存在本身。

（三）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宗教与科学共生的基础

人类原始精神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混沌的、不自觉的统一，

使人不能自觉地把自我和对象区分开来，因而形成了主客不

分、主客交融的非自觉的混沌意识，在这种混沌的意识中，宗

教巫术和科学知识又相互交杂在一起，从而为后来的宗教与科

学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提供了一块厚实的土壤。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上古时期的巫术是从能表达人的情

感、欲望、幻想的“交感”巫术开始。原始的巫术观念认为，

同类事物是可以感应相生的。正是在这种想象和情感的支配

下，人们不惜耗费大量体能去模仿一些自然过程，以企望现实

的自然界按照人的意愿发生变化。譬如原始人发现蛙鸣则雨这

一现象，于是天旱时，原始人就扮作青蛙鸣叫，希望求得雨

水。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而言，原始人类的这一举动纯粹

是愚昧迷信的，然而，在当时这种巫术观念中也含有一定的合

理成分，即自然界的运动是有规则的，人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

去控制和利用自然，这显然已孕育了科学的胚胎和理性的萌

芽。在上古的一些宗教活动中，如占星术、炼金术，用香料和

药料保存尸体等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科学经验和科学知识，

为以后天文学、化学、药物学、解剖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非理性的信仰）就是最原始的科

学。

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宗教和科学的产生，均起源于人

类依自身的情感、欲望、幻想对自然界的观察和认识。宗教和

科学最初的出发点，都是想回答人们对自然界一些迷惑不解的

问题。如宇宙、生命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还是物质世界长期


